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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形象觀詩  

色彩的假名詩

か

ka 字源（加）

帝國黃 Imperial Yellow

加澳英美護照為中國的新娘定製光輝

帝國的新衣在平民的羽翼上雍容華貴

雲錦繡繪

日語中的平假名借用漢字的草書演變而來，

因此稱為「假名」。對應五十音創作的

四十五首具象詩，反借平假名的形態，以漢字字

源為詩「頭」，並與顏色結合賦予詩的意義。

第二組：黃色

平假名か行	

黃色常與財富地位相連，赤黃曾為皇帝專屬，在

初唐被明令禁止百姓和官員穿戴。黃色又有反叛

和逾越的意味，它讓人聯想起十九世紀法國流行

的「小黃書」。當時的腥羶文學以鮮黃封面包覆

銷售，而黃色後成為現代性、唯美主義與頹廢運

動的時代象徵，以拒絕維多利亞時期壓抑的價值

觀。近年在菲律賓、法國和香港發生的社會運動，

更採用黃色作為抗議的標識。以下組詩嘗試將五

種黃色放置在現當代的背景下，構建不同的意

義。

文梁冬莉

き

ki 字源（幾）

便條黃 Post-it yellow

有人寫下一張字條

眾人寫滿一頁牆照亮隧道

幾人說：這裡太光把燈關掉；

移動的書忽明忽滅，只待花朝

く
ku 字源（久）

山吹 Gold

久別維也納，艾蒂兒挽金箔百褶裙旅居紐約

け

ke 字源（計）

藤黃 Sunflower

計劃着高更到來時，向日葵已填滿黃屋

清晨的陽光閃爍麥田

逾越了畫框，花以狂喜的姿態綻放

こ

ko 字源（已）

淺黃 Straw

已荒置耕地的村落

將剩下的稻草編成一隻大猩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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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靜物因為運動而紛紛解體

—— 題 Clara Peeters 的早餐靜物畫及連儂牆 Memo

 彭依仁

當靜物因為運動而紛紛解體
途人紛紛在靜物面前悼念自己
悼念自己再怎麼努力
也無法，讓解體的靜物完成任務
悼念靜物瞬間被時間之輪輾碎
然後遺忘的使者收納，在垃圾堆中

我走過荷蘭的畫廊，凝視著
一幅三百年前的靜物畫
陰暗的空間攀附桌面，光停駐在
木訥的櫻桃表皮，慎重地
蹓過麵包切面上密布的彈孔，凝視
乳酪被切割的痕跡

光知道靜物，不過被人拼湊出來
靜物各就其位，也不過是為了完成一種
隱喻的布置，隱喻深入人的頭腦
從記憶庫解鎖，變成道德訓誡的語言
然而靜物無視腐朽的結局發現真相的人
仍努力展現身上的光澤和紋理

它們說：正是記憶讓靜物不朽
光粲然一笑，摸著龍蝦鮮紅的甲殼
或者略帶惋惜地數算石榴果
被掰開而暴露的籽粒。玻璃杯
盛載高聳而衆稱的酒，拒絕光的介入
於是光離開，讓陰暗掌管它的身後

光走到平民的街道、廣場和隧道
瞧見散落一地的靜物，不再
言語，只是解體，等待仵作工回收
那些殘存的雨傘，鋼骨折斷
從關節穿上的針線也不知所終
催淚水劑漂滿帶紅的馬路

光經過警署大樓，它凝視牆上
淌滿的蛋汁，蛋黃在牆上結成焦黑的繭
而蛋衆早已在路邊破碎，螞蟻沾過
從破口滴下的蛋白，嚐了一口
又匆匆離開，光佇立靜思
重組蛋殼在牆上解體的經過，但不

成功。光試圖安慰人們的虹膜
但活在黑暗的年代，人們看見的
只有不公和暴虐，挫折積壓在心中
成為不得不傷痛的理由。希望
他們說，希望像一頭七色鳥飛越天際
但找不到落腳點，所以世界

依然灰暗。光走進隧道，察看
人群經過牆邊便箋紙的神情，它看見
有些人興奮，有些人憤怒
光照看便箋紙上成堆排列的文字
又是疑惑，又是好奇，想不出
這些文字與臉上的神情有甚麼關係

牆總是陰森而鬱卒
巴士穿梭送來細微的塵粒
像一件無傷大雅的遺憾粘附在牆上
漸漸形成一塊巨大的、沉默的膜
它告誡我們哪裏可以觸碰
哪裏不可以進入

他們充滿怒火，他們充滿熱望
如果世界就是一塊巨大的、沉默的畫布
他們總要在上面排列七色的願望
總要用色彩釋放光，從修長的隧道
到缺憾的人生，相信顏色之間互相勉勵
以冷暖色調分享希望

現在光凝聚紙上，它擦亮文字
一如它曾經照亮悄悄地呢喃的靜物
光知道麵包必會漸漸腐爛
酒水乾涸，便箋紙會失去最初的美麗
但他們知道記憶會被光貯存
一個不相識的人來悼念……

在鬱卒的角落，直至遺忘的使者來收納

寫給眼睛被槍擊的女救護員

 彭依仁

這夜，我又翻開手機上的臉書
我，一個眼睛動過手術的人
設法想像妳剎那間所受的痛苦
猶如二百磅拳套擊中你的眼骨、鼻樑
妳的臉，連同妳的人生一一報廢

無數風涼話和髒話吹拂我的眼球
冷嘲或誣衊無法減緩我的痛苦
這時候，上帝盯著我在車廂中發呆
祂走向我，問我：「人算甚麼﹖
你竟顧念他們的荒謬﹖」

世間殘存的愛一一被擊碎
父母與子女徹夜爭吵，權力的陰謀家
盤算著政敵挪動身家性命的遊戲
而我，一個眼睛動過手術的人
竟沒有學到任何教訓

當革命之火又被專制的巨浪撲滅
暴發戶帶著心愛的鉅款潛逃
年輕人曾經活過又死在電車路軌兩旁
我像盲人般遲緩地跨過他們
街燈靜默，捨不得往日的噪音消逝

強大的黑暗抵達妳的右眼
瞬間就把它擊碎，深入妳的腦門
當左眼發現殺害右眼的槍嘴
隨準星後退，瞬間記起槍管曾經擦動
一種陌生，又無比準確的仇恨

需要血，需要毀滅關心與同情
卻不需要世界的諒解
但妳不需要敵人，也不需要污名
只需要救護每個像妳一樣受傷害的人
我想像自己走向妳，在醫院

血色繃帶凌亂的病床上，看見妳
問妳：「人算甚麼﹖妳竟顧念他們的苦難﹖」
「世人算甚麼﹖妳竟承受他們的重擔﹖」
妳想開口，憶述事情經過，但意識
已經停擺，妳無法知道，這夜

那夜，在皺摺又攤開的地圖上
很多星星，在筆直的街道
在十字路口和他們的夢境裏，正永久地
傷害他們的視力，他們
將不得面朝天空而睡，亦無法

看見晨曦。現在他們竊竊私語
靜靜走入醫院的通道，直至
找得到妳的病床，他們觸碰妳的被單
哀求妳回到世上；這時候，妳
睜開了殘存的眼睛，凝望窗外星空

（《聖經．詩篇 8:3-5》：「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並你所

陳設的月亮星宿，便說：人算甚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甚

麼，你竟眷顧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並賜他榮耀尊貴為

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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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雨

 水先

冬天的雨
說下就下了起來

餐館落地玻璃窗外，他席地而坐
右手拿著一把笙，沒有體面的雨裳
他在黑色大膠袋上剪三個洞
頭與雙手穿過
簡製了身上那套雨衣
一個白色的泡沫湯碗陪他坐著
還沒開始吹奏

附近中環碼頭趕來的海風很冷
夾帶細雨把湯碗打翻，他拾起兩次後
從口袋裏摸出一塊石頭
放在湯碗內，暫時壓住風雨
再細看，他並不是盤腳坐
而是跪坐著
細雨撲著他烏黑的臉
額上波浪深不見底
那些沿著青藏公路誠心磕長頭的人
揣著他們的願望
也有這樣一張抵擋風霜的臉
他跪著，左手拳頭一直緊緊握著
像白泡沫湯碗中的那塊石頭

歲晚新衣

 吳見英

賀年歌曲將歡騰劃破靜謐
為早晨的虛空帶來一點光
與盼望，彷彿久遠的鑼鼓
秋官和阿姐未顯老態的歌聲
尚能驅散天際的煙霧

我坐在未開店的食肆門前，輪候
下一句莫名的句子。眼前 G2000
開業，大閘隨天花軌道捲曲
疊合，賀年曲交疊歲晚促銷的宣傳
必是一把動聽的女音，銷售男士服裝
深藍領帶筆直，懸掛在淺藍色襯衣
配襯海水與藍天的想像，衣領
讓膠圈推得高挺，鈕子扣著的價錢牌
黃色標貼旁邊保留白色標貼
價錢更低，好像標榜著一個隱喻：
新一年將會變得更好

大概能預想在新的一年
襯衣的領口位置冒出劇痛的頭顱
因過度推銷而發炎的脖子脹痛
擋去標籤上的 S、M、L
你身上的 XL，也隨著生活
撐得寬鬆，於歲晚再購一套新衣
展示買保險的顧客面前，繼續推銷
生命的變數和傷患，舊年的衣服
在風雨和拉扯下起皺，紐扣斷線
露出汗斑斑的背心，羞於示人的
身體輪廓，日子終究使你消瘦

便買小一個碼，店裏職員露出
如模特兒素白的臉，她把疊起的新衣
逐一掀開，又摺疊，工作的痕跡
如生活的摺痕漸次深刻。西褲
買回家後你用熨斗沿褲骨燙平
讓褲腳在痠痛的腳腕處輕晃一年
待明年歲晚，褲子磨得光白時
再前來購買一套新衣

擱淺

 村正

窗櫺已表達對年代的不滿
靜物畫從不妥協
伺機在意象之外復仇
畫架支撐了蘋果的憤怒
就像我們把概念高高抬起

幽微的野外，樹藤瘋狂建築
從省略的洞穴至囂張的結構
我的影子帶著我穿越沉睡的山洞
我帶著許多漬過的形容詞離開分岔小徑
天氣像保鮮膠膜，封存了許多難懂的亂象

依靠樹幹的破椅
虛張聲勢的鳥籠
懵懂的塑膠瓶與牆角的苔蘚
在靜謐中重構了完整的夏天
一口枯井在沉思中開鑿自己
世界逐漸失衡 ——
一頭大象在水窪上驚慌失措
房子外的衆杜鵑恣意讓花瓣掉落
天空像凶殺案清場後的別墅
遠在對岸，寧靜爬過了門檻

當細節都在顫抖
晦澀的語言只能到山脊上蹣跚而行
城市在深夜小心翼翼地呼吸
遙遙望見港灣上

一艘郵輪靜靜地擱淺

催淚彈

 陳子謙

淚淚淚淚淚淚淚淚淚淚淚淚淚淚
戾戾戾戾戾戾戾戾戾戾戾戾戾戾
犬犬犬犬犬犬犬犬犬犬犬犬犬犬
尸尸尸尸尸尸尸尸尸尸尸尸尸尸
、、、、、、、、、、、、、、

灬灬灬灬灬灬灬灬灬灬灬灬灬灬

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
燚燚燚燚燚燚燚燚燚燚燚燚燚燚

慈悲

 水盈

我只眷戀花卉中的曇花
她短促的嬌媚突顯世途醜惡
叫啞忍的悲觀誇張成哀號
承認露水是悲傷的眼淚
催化石膏裏的慈悲
不再麻木略過

等待你一同迷失

 邢凱婷

我因感動
願意為你迷失		

日後在街上看不見你
我捕捉影子為樂

途人都發現不到
只有我為傾慕而生

直至看到緞帶
像我昔日赴會的裙子
	
那時馬車懂得變幻
讓天氣也變得無常
	
我照料著自己
怕旁人的眼睛認出
	
至於在最後
也幻化成種子了
	
若你撿起了
我們正式重遇

妳渴望見到一片葉
寫上了很多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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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風景的路

 張海澎

通向風景的路
連環撞車
警笛是披著狼皮的謊言
它誘騙無辜的天空
篡改玻璃的證詞
將支離破碎的事故
渲染成清一色的故事

哦，故事後面的景區
鳥鳴山幽

通向風景的路
大雪封山
嚴冬是私藏色相的喻體
它繞過了所有流動的隱喻
以零度以下的觀點
沿著不同的本體
踏入同一片空白

哦，空白對岸的景區
野渡無人

通向風景的路
無疾而終
荒蕪是不可一世的倫理
它規範了自身的山窮水盡
當野草加深歧路的偏見
所有的方向都紛紛隨風逃逸
地平線劃掉旅程的終點

哦，終點以外的景區
雲起雲落

一聲聲

 張海澎

一聲淒厲的叫喊
擊中天國
上帝從廢墟中爬起
拍拍屁股				陽光如雪片
抖落

一聲隔世的呻吟
逃離傳說
歷史從睡夢中驚醒
杜鵑通宵磨喙				將黑夜剪得
支離破碎

一聲末日的呼救
穿透鐘面
時針慌忙伸手掩蓋
仍有隱約天機				從指縫間
滴答泄露

一聲隕石般的吆喝
推開回音
大氣的陰道霎時撕裂
天堂的遺址上				升起了一座
殷紅的天壇

一聲虛空般的嘆息
焚毀證詞
一縷縷語義的灰燼
在回音壁間				不絕地
縈迴

四國閒想

 浮海

那輩子他選擇當一隻海鷗
用畢生的精力滑翔，群魚與海浪
在身後喧嚷時他保持緘默
暖陽從海平面上升直至後背炙熱
這時的他			擁有整片天整片海
把自己的剪影投到太平洋
的剎那間，他擁有一切

後來那輩子他選擇當一隻貓
穿插於幽林，以高傲的眼神搗破夜的夢
白翳吐納時他行走如浪，時而
在墳墓和生者的腳旁走過，時而坐臥
如一團頑石鎮守薄薄的靈魂
無聲無息踩碎你或誰的目光
再若無其事伸個懶腰叫喊一聲

又有一輩子他選擇當一棵杉樹
默然矗立，不動聲息
無數葉子在腳下逝去，而他的枝椏已蔓生數十載
抑或數千載，就讓別人以後去數年輪
他聽出每道溪澗和每片花瓣的氣息
卻從不打聽，從不試圖理解
也從不笑，從不哭，只靜靜的
存在。默然矗立，不動聲色

這輩子他是一個男人
戴金屬戒指，隱形眼鏡，飯後吃宵夜時
穿人字拖，像他那樣的男人
在清醒一刻練習睡眠，生存時學習
接近死亡
他知道孤獨不等同寂寞
除了都以入聲字作結，但他問
為甚麼我在這個時間點不是作
那樣的事，為甚麼
我是男人而非海鷗、貓、杉樹
或其他

像他這樣的男人
在與人握手時自尋煩惱，禮貌地接收
虛無，卡繆說過叔本華說過尼采也說過
但他還是未能接受，
教他自殺的人卻不讓他自殺，不讓他
唱歌。因為那闕生的輓歌，就只有
像他那樣的人才能聽見

於是這輩子他被選擇當一個人
不能始終與海岸線保持平行
不能不屑一顧地從山的幽林走開
也不能以年的單位計算呼吸
唯有讓眾聲將自我包覆，然後撕開
自己的皮囊，脫胎
滾出一代一代的初生兒

空枝

 周漢輝

你看不見
人們也看不見的：
風暴遠去
大樹頂枝斷折處
木的尖端上
菩薩踮立
體會樹下
一個老人只有
一條腿
在你走過以後
才拄木杖到此站乞
另一條腿
看不見了
像它穿上過的鞋子
踢飛過的皮球
最後踢空
揚飛的沙塵隨風
日後吹入你的眼中
你在旁人的眼中擦淚
僅像為了一根空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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